池田澄江的中国情（2）

命运没有抛弃她

1987年2月，徐明成了樱花共同法律事务所的翻译人员，她跟河合弘之律师一道，从事帮助战争孤儿取得国籍的事务。其间，她整理了近1，300名残留孤儿的资料，每一位的坎坷经历都让她感同身受，唏嘘不已。

随着今村明子取得日本国籍，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，她的丈夫也以遗孤家属的身份来到日本。一家五口总算团聚了，但他们没有放弃寻亲，就这样又过去了十三年。

1994年12月4日，律师事务所组织了一场战争孤儿说明会。当时，徐明任翻译，待到说明会结束，她就跟几个战争孤儿一道去了咖啡馆，这可是她这一辈子头一次进这种地方。赶巧了，参加这次活动的两位日本女性也走进了这家咖啡馆。其中一位不无好奇地问徐明道：

“今村女士，你的中文怎么能这么棒？”

“因为我也是战争孤儿啊。13年前，我还住在中国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了呢。”

“牡丹江？请问您贵姓？哪年出生的？我们也在那儿来着……还把只有十个月的小妹妹托付给一位姓李的人家了呢。”

“听说我也在姓李的人家待过，可我姓徐。”

“那个姓李的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是个木匠……”

两个女人接着打听徐明住的是哪个村，还问她能不能画一幅简图。

“这里是牡丹江难民收容所，这里是火车站，李木匠家在这儿，这是太平路，这是日本街……”

 徐明回忆养母跟她说过的话，详细地描绘当年村子里的模样。画着画着，俩人当中的一位大声叫了起来：“你是我妹子澄江啊！”

“哪能……不会的吧？”

“澄江，我是你大姐呀。把你送给李木匠的时候我还一起去了呢。妈妈把你送人，就是想保住你一条命的呀……”

那个女人说自己就是当年8岁的徐明的大姐姐，搂住徐明就哭了起来。她还攥着徐明的手，让徐明跟自己一起回家，可徐明冷静地说：

“我不能相信，不是没有一点证据吗？”

是的，就算经历相同，也不能轻易相信。当时，重要的不是找到亲人的喜悦，而是万一不是的时候的失望。徐明征求了自己最信赖的河合律师的意见，最终决定冒着再次失望的风险，再做一次DNA鉴定。

有了上次的教训，这次可要慎之又慎，DNA鉴定在东京、大阪、京都、广岛和鹿儿岛等五个地方进行。在众人默默的祈祷中过去了17个月。1996年7月31日，三个人接到日本厚生省前来领取结果的通知，来到会议室，每个人心情都沉甸甸的。有可能是亲姊妹，也有可能不是，真是令人透不过气的瞬间。

在聚集着各大媒体记者的会议室里，慎重地发布了最后的结果。以99.9%的相似概率，俩人被鉴定为亲姐妹。捧着鉴定书，徐明百感交集，多少委屈多少希冀，化成滚滚泪水。

她生在乱世，以徐明的名字过了37年，之后的13年为今村明子，直到此时此刻她才找到了真正的自我。原来，她早已有名字，叫池田澄江，1944年10月24日生，是属猴的。过去，一直把养母抱养的日子当成生日，认为自己属鸡，徐明算是一日之内长了一岁。家里还有着她的户籍，只是注明“死亡”，当时是老小，而今有一个弟弟。姐姐们告诉她，生父身为俘虏拉到西伯利亚，后来回到日本，两年后因病亡故，生母在鉴定结果出来半年前也去世了。

过了几天，池田为父母扫墓。跪在墓前，池田澄江呜咽着：

“妈，你为什么单单扔下我呢？为什么？”

当年的这一举动，整个儿地改变了池田的人生。就算当时饿死，也可以死在妈妈的怀里啊，说不定那样更幸福，池田哀哀地呼唤着从未谋面的生母。

就这样，来到世上整整52年，池田澄江才找到真正的自我，她说自己还是幸运的，反复地说并不是所有回国的孤儿都像自己一样过着一帆风顺的生活。在战败那样不期而至的大混乱当中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保存下亲族证据，更可恨的是竟有一帮人利用遗孤们的寻亲，大发昧心财。随着被无良掮客捏造的假遗孤接二连三的曝光，有些家属压根不想找自己的骨肉了。

闹得如今回到日本的遗孤当中，竟有70%的人找不到自己的骨肉，在日本过着孤苦的生活。连日本政府也漠视这部分人，甚至就在几年前，除了最低生活保障金，竟然不采取任何的特殊政策。

遗孤回国从战败40年后开始，这表明绝大部分战争孤儿当时都已年过不惑。因为语言的障碍及这些年的隔绝，很多人被家人当成累赘，在社会上也饱受冷落和孤立。

“如果不是战争，我们没理由做战争孤儿。这个责任，就是日本政府的，他们得担起来。”

池田澄江决心为战争孤儿奔走呼号。

2001年，首先在关东地区组成了要求保障中国归国者的人权和老年生活的“国家赔偿诉讼原告团”，启动了向政府索赔的集体诉讼。此后，在全日本各地的15个地方前后组成了原告团，共有2,213人成为原告，这占残留孤儿总数的90%。他们上街示威游行，得到113万名日本群众的签名。在日本人律师团和部分国会议员的协助和社会各界的多方支援下，竭蹶奋斗五年，但他们的诉讼最终以败诉结束。尽管官司打输了，但他们的诉讼引起日本社会强烈反响，战争残留孤儿问题开始得到社会的关注。

2007年年底，日本政府终于颁布了新的“中国残留日本人支援法”。根据新法规，从2008年起他们可享受全额国民年金，还有发放生活补助、活动费，免收居住住宅费用和医疗费等各种补贴，日本全域开始办起日语教室，组织起各种交流活动。

为了继续解决遗留问题，保障遗孤们安定的老年生活，残留孤儿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组织。于是，借着集体诉讼带来的拧成一股绳的力量，在樱花共同法律事务所和河合律师的指导下2008年3月成立了NPO法人“中国归国者•日中友好之会”，池田澄江担任了会长。

2009年又开设了“残留孤儿之家”，这些年定期开展归国孤儿的心理咨询、残留孤儿2代、3代的就业指导、日本语教室、乒乓球教室、学歌练歌等活动。目前，关东地区的“残留孤儿之家”共有注册会员383人，多年辛勤耕耘这里已经成为残留孤儿定期聚会的场所，更成了他们能够吐露心曲、休闲娱乐的共同的“家”。2010年，40名60岁到70多岁的残留孤儿齐心协力、发挥余热办起了别具特色的“饺子工坊”。他们精心包的饺子渐渐打开了销路，使得他们不再完全依赖外部支援，也能部分解决活动资金了。

如今，残留孤儿问题开始得到全社会的关注，他们也能逐渐适应新的环境了。昔日，他们被绝情地遗弃在中国，后来千辛万苦回到故国，可这个国家给他们的只有鄙视和冷漠，恨不得将他们赶回中国。如今，冷漠的视线渐渐有了温度，一切都开始改变。他们深知这来之不易，深深感到不能只是接受大家的帮助，也要对社会有所回报，这是池田澄江会长为首的所有残留孤儿共同的心愿。

2011年3月11日，东日本大地震爆发。残留孤儿们感同身受，觉得即使帮不上大忙，也要表表心意，给灾民精神安慰。当时，地震过后还不到一个月，整个东日本地区尚处在一片混乱当中。4月初，残留孤儿分乘三辆大巴，赶到灾区岩手县陆前高田市。他们在现场包了9，000多个饺子，用热腾腾的饺子抚慰灾民的心。连夜乘车赶回东京，残留孤儿们心潮澎湃，昔日他们备受困窘，热心的人们帮助了他们，而今别人有难，他们能用自己微薄之力帮助他们，对社会有所回报，怎能不令他们激动。（2817字）

